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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质的追求源自对生活的体认

傅逸尘：近段时间，随着由你原著并编剧的电

视剧《麻雀》的热播，关于谍战的话题又开始在网

络和新媒体上流行起来。在各种讨论中，我注意到

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品质。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三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上，众多圈内人士共同发起了“聚

焦质量，共赢未来”的倡议，也是对近年来影视剧

市场乱象丛生、烂片横行的一种反拨和回应。从这

个角度来说，对于《麻雀》，你有着怎样的定位和

期待？

海飞：我想先说一说为什么会有《麻雀》。首

先我喜欢“麻雀”这个名词，尽管麻雀在飞禽中是

属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种，但是我觉得“麻雀”

两字里，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在我眼里，一切潜

伏都将是人性的潜伏，我必须找到一种不起眼却暗

流涌动的符号，那么麻雀最贴切。然后我想做的是

一部烧脑戏，步步为营、惊心动魄，主人公分分秒

秒都命悬一线，一定要有那种悬崖之上走钢丝的味

道。于是在两年多前，先有了一个发表于《人民文

学》上的中篇小说《麻雀》，接着有了改编的剧本。

而我心中所想的是，这个剧需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那么前提就是你所说的：品质。所以细节真实、逻

要好故事，更要经典文本
——与海飞谈谍战题材创作

□傅逸尘

辑合理、情感动人，是必须做到的。

傅逸尘：品质的保障，除了以大制作为基础，

还需要在基础的细节方面用心营造。现在很多军事

题材影视剧，其实从资本的投入来看都是大制作，

但是观影效果却并不一定和资金投入成正比，原因

就在于生活质地方面出了问题。尤其是年代戏，主

创们如果不下功夫去研究历史，研究当年的生活场

景和风俗习惯，就会显得虚假，观众也会跳戏。

海飞：你说得很对，所以《麻雀》这部戏，就

要从这些案头性、基础性的工作做起。无论是服装，

道具，化妆等等，都需要力求向那个时代最真实的

一面靠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上海是一个有着

众多洋人集聚的城市，所以西洋音乐，西洋味道，

永远充斥在其中。当时黄包车上的车牌号码，是几

位数，这个需要道具部门去查的。那时候汪伪政府

用的旗，和蒋氏政府是略有区别的。电话号码是几

位数，也是需要做功课去了解的。我甚至认为，民

国时期的办公桌该是什么样的，就得用什么样的。

那时候的旗袍，那时候的手提包，那时候的背景音

乐等等，都需要符合 20 世纪 40 年代初的特征。甚

至是枪械，如果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枪械，我们完全

可以改掉剧本中使用的枪械。比如“掌心雷”，这

就是一种射程极短的枪，便于携带，小得能完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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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心”中。这十分适合沈秋霞这样一个穿呢子

大衣的女特工使用。

比如特工机关的服装，只要看过电影《色戒》

你就会知道，易先生从不穿军装，部下也全是黑衣

特工。汪伪特工是没有制式军服的，就像我们的便

衣警察一样。同样，在同一个时期的陪都重庆，军

统人员配发军装，因为他们属于军人序列，但是机

关工作人员和军统特工执行任务时，也是不穿军服

的。比如女性工作人员，统一旗袍，而且是阴丹士

林旗袍。这是我采访过大陆最后一名女军统王庆莲，

她告诉我的。比如上海街头的电车，开车人是穿公

司制服的，还戴着制式帽子。比如石库门，在上海

是有大量石库门的，石库门是一种奇怪的房子，它

不像北方的四合院，也不像江南的台门屋，而且还

含着那么一点儿西洋的味道。但是却有小天井，会

客室，还有老虎窗。说白了，其实是中西合璧的一

种房子，“亭子间”就是石库门所特有的。石库门

正门门楣上一般会有砖雕的字，比如“同福里”，

或者“秋风渡”。比如剧中出现的《语丝》杂志，

是可以查到封面样式的。而服务员应该穿的服装，

邮筒、菜场、广告墙的模样，都需要先考证，再制作。

至于在剧本中出现的音乐，路名，涉及的人名和提

到的事件，比如明星电影公司，比如演员白杨或者

黎锦晖创办的演艺学校，比如周璇的歌曲，哪怕是

咖啡馆和饭店，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都已经经过

了详细考证。我的意思是，在此剧的拍摄过程中，

也要如此的严谨。在我眼里，剧中的刘兰芝、扁头，

说话会是带上海腔调的，但这种腔调不能过多，只

适合剧本中设定的人物使用。而毕忠良和陈深，作

为戏量多的重要角色，最多偶尔使用一两个上海腔

的词。毕竟我们要面对的是全国观众。

傅逸尘：事实上，作为中篇小说的《麻雀》，

其中也是做了大篇幅的心理描写的，对于人物情感

的铺垫和描摹非常细腻。这些文学性较强的元素，

到了电视剧本中，会不会被挤占和压缩呢？

海飞：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在剧中我是要

尽量保留小说中的韵味，那种对于人情人性的细腻

铺排。所以，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使用了许多场景

描述和人物内心的描述，这是为了有助于导演和演

员找到感觉。每个人物，首先是在编剧心里活起来，

成长，扎根在编剧脑海里的。所以这个剧，需要的

是原著小说及剧本中营造的那种氛围，换句话说，

就是要具文学性的。我们盘点一下有口碑的影视剧，

其实都具有文学性。一个眼神，一片落叶，街头人

群密集，突然响起又突然静止的嘈杂之声，以及火

车穿过了平原，晃荡的车厢里四目相对等等，是需

要恰到好处的表现和表演的。甚至对白的急与缓，

轻与重，从容与紧迫，都需要在故事进展中同步掌

握。麻雀是需要“演”的，无论是“话中有话”，

还是肢体语言，或者是情绪渲染等各方面，都已经

在剧本中各有体现。也就是说，演员是需要尽力去

领悟琢磨剧本，然后去达到最佳的表演状态。但是

有一条，我觉得这个剧中斗智斗勇的主要角色，表

演需要内敛。

总之，本剧的制作过程中，细节真实、逻辑合

理、情感动人，是必须要尽力做到的。这不是枪火剧，

也不是闹剧，在剧中不可能出现狗血，猎奇，血腥，

感观刺激等低级的吸引观众的画面。这是一部静戏，

一部充满质感的剧。情节可以是层层推进，可以是

剑拔弩张，一波接着一波，节奏也不用慢下来。但

是暗战双方的表象都必须是波澜不惊。仿佛我们看

到的是平静的湖面，而每个人的内心，都如同湖底

下澎湃而涌动的暗流。

溢出的文学支撑影视的繁盛

傅逸尘：最早接触你的作品是中短篇小说，在

整个 70 后作家群中，你的个人风格显明而出挑。

然而从《旗袍》开始，短短几年间，《旗袍 2》《大

西南剿匪记》《从将军到士兵》《太平公主秘史》《铁

面歌女》《代号十三钗》《隋唐英雄》《花红花火》，

一部部影视剧的接连推出，使得“海飞现象”成为

横跨文学与影视两界的热门话题。正在热播的《麻

雀》，在我看来是你谍战剧创作中文学性极强的一

部。从中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是一种极有难度的

写作啊。

海飞：说到难度，首先当然来自文体的转换。

但是对编剧而言，最大的难度还是来自于对品质的

追求。好的谍战剧，要的是心理紧张，而不是枪声

大作，所谓的含而不发。比如各种用刑以后血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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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的惨状，远不如在走廊上听到撕心裂肺的叫声来

得让人心惊。比如主人公面临危机时的种种考验，

必须在瞬间去化解，说白了是一场智力大比拼，说

白了也是一场场的闯关游戏。特别要说的是，两难

是最令人纠结的，在以往的种种谍战剧中，我们总

是忽略了“难”的程度，所有主人公面临的问题，

总会轻易地迎刃而解。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是一种自我放低的做法。如果往左走，危险。往右走，

是另一种危险。而停步或退步走，是更大的危险。

这时候主人公要怎么走？那么这样的剧，才会是观

众需要的。那种把人心“拎”起来的感觉，要经常

性出现。剧本中对紧张和悬念的桥段已有充分表现，

拍摄时就要掌握节奏了。也就是在展现危机时的“松

紧”程度，是短时间化解，还是把时间和悬念、紧

张感拉长，这需要恰到好处的把握。

傅逸尘：你近期的作品如《麻雀》《捕风者》

《向延安》《回家》等，都是先有高品质的小说文本，

再转化为影视剧产品。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视剧

剧本，在故事的层面都非常精彩、扎实，似乎编织“好

看”故事对你而言并不困难。很显然，你在剧本中

寄寓了更大的文学抱负。

海飞：小说有无数种。小说几乎就是一个让人

迷恋的妖怪或者仙女。当下的许多小说，过度沉迷

在自我中，各种情绪在小说中滋生，雷同得如同复

印。“好看”小说，只是小说中的一种，比其他的

小说更容易传播。但是，就我而言，创作过程中并

未有那种为了传播而传播的意识。莫言曾把获诺奖

时的演讲标题取为：讲故事的人。可见讲好故事是

难中之难。四大名著，无一不是经过了数百年检验

的好故事。当然，讲故事的技术有高有低，如何融

合思想、语言、结构等，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

就是作家会碰到所谓的瓶颈问题。我始终觉得，好

小说应该是一个汪洋恣肆的故事，这故事是泥沙，

但是夹在文学的“水”中，滚滚而来，瞬间击中读

者的阅读神经。我觉得至少在一个时期以内，我会

在这条道路中前行，像一个安静的说书人。客观来

说，优秀的小说家大规模投身影视编剧，成就了中

国影视近三十年来的繁盛与辉煌。但这种源自文学

溢出效应的支撑正在迅速衰减。

类型是呈现生活横切面的舞台

傅逸尘：整体而言，你的创作有着强烈的烟火

气息，擅长在日常生活的流态中描摹活色生香却又

感伤易碎的小辰光，折射出大历史的轮廓和面影；

你的剧本通常都聚焦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

在或明或暗的战场上检视人性的复杂和纯粹。对于

个人化的风格，你有怎样的追求？

海飞：说到风格，我承认对复杂人性的解读与

描摹充满热情，极度迷恋。我一直认为，小说有无

数种风格及其所必须承载的使命。各种类型的小说

中，我更倾向于用文字讲述人间悲欢。我喜欢把小

说中的“人”放低。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焦虑的年代，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小说或者一个剧本，把主人

公放得更低些，就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和虚构的可能

性。我们谁也不知道，闯王李自成手下有一个音乐

爱好者，如果有，他是怎么样的人生。我们也不会

知道，上海起士林咖啡馆里一个厨师，他经历了怎

样的跌宕人生。而那个年代发生的事件，那个年代

的服装，公共设施，地名，必须真实。我认为能做

到这样，创作小说的态度，就足够严谨。我们不能

知道那时候的雾霾到底有多少指数，至少也得准确

写出，那时候到底有没有发生某件大事。

我为什么迷恋这样的小说风格。这不是小情绪，

也不是语言狂欢，是在展现让人动容和歌哭的人生，

呈现一种年代风起云涌的生活画卷。每个作者的创

作方向都不一样。我希望我是站在一本打开的真实

纪事的书面前，幻想那个年代发生的种种悲欢。我

愿意是一个复述者或者聆听者，甚至愿意和剧中人，

一起细数一件大衣上细密的针脚。因此，在创作中，

我首先想到的是要高度还原上海生活。我本人对上

海十分有好感，是因为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

来，上海永远是一个最适合发生故事的地方。因为

上海有黄浦江，还有和黄浦江交汇的苏州河，所谓

大江大河，浪里有多少的恩怨情仇。从我们现在能

看到的《上海滩》《刀锋 1937》等剧中，我们就可

以感受到。呢子大衣、歌舞厅、叮叮响着的电车，

哐当当响着的电梯，黄包车和小汽车夹杂在人群车

流中，西餐厅不输于现在的堂皇与雅丽，以及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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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球场、影剧院等时尚场所⋯⋯我们的场景不需

要设置这些，但是我们在制作、拍摄、演出的过程

中，每个人心中就是要装着那么一个陈旧而华丽的

上海。而更进一步，如果我们着眼细节去打造一部

剧，那么弄堂里其实是会隐隐地响起“栀子花 , 白

兰花 , 五分洋钿买一朵”的叫卖声的，这样的声音

是约定俗成的，也许网上也能搜得到这样的音频。

所有的一切，会构成一种考究的“腔调”，这也恰

恰是上海人最讲究的地方。上海鱼龙混杂，是一个

巨大的移民城市，尤以江浙人为多。而烟熏火燎的

生活，是最真实的彼时人间。仔细看旧上海照片，

会发现弄堂里，一根竹竿横跨弄堂两边，其实是有

人在晒着棉被或衣服的⋯⋯

对谍战的探索连着对精神的勘测

傅逸尘：一段时间以来，各种雷剧横行，不仅

倒了观众的胃口，也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剧本是一

群人关在宾馆房间里、纯凭想象甚至“胡编乱造”

攒出来的。然而在你的作品中，很多故事和人物似

乎都有着原型，你怎样看待生活真实和虚构想象之

间的关系？

海飞：原型和虚构并存吧，基本的人物心理、

常识性的生活逻辑以及涉及史实的部分必须真实。

比如《回家》这部作品，其中涉及的地名全部真实，

在创作开始的时候，我就画了一张路线图，给主人

公设定了一条真实的回家之路。小说中所提到的大

事件相对真实，如日军从宁波登陆，里浦惨案等。

在创作之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宁波姜堰敬

老院的一位抗战老兵，在喝下一碗黄酒后，高唱《满

江红》，这让我十分动容，仿佛在歌声背后听到了

当年的枪炮之声。而日本军人在战时的种种细节，

我都是从一些日本画册、书籍中了解，我沉迷在这

种对故旧事物的窥探中，并因此感到无比的快乐。

傅逸尘：谍战题材目前似乎已经进入了瓶颈，

下一步还会有怎样的发展空间，你会在哪些方面进

行探索或者创新？

海飞：现在的很多谍战或者推理剧，都陷入了

一种模式。我想寻找一点“新”的东西，所谓不破

不立，所谓不出新，宁不写。我迷恋那种舒缓之中

显现的紧张。打个比方，电影《风声》中，是有那

种强烈的压迫感的。就是谁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

生什么。那么《麻雀》也需要是，不停地设套和解套，

而且这个设的必须是双重的套，让你解起来无比困

难。如果是枪火剧，十分简单，一枪就干掉了你。

这并不令观众期待，他们想要的恰恰是，下一分钟

是谁死——未曾闻到一点枪声，但是分分秒秒都充

满着杀戮。所以《麻雀》的风格要独特深沉、镜头

辽阔、画面大气、音乐洋气，让人觉得这是有品质

的大片，展现的是最真实的上海滩特工精英的舐血

生涯。

傅逸尘：用最通俗的故事表达最崇高的精神，

创作主体对谍战剧的探索，从深层次看是对幽微人

性心理和复杂精神空间的勘测，亦是对时代主流价

值的建构。

海飞：你说的没错。我是一个有着强烈军旅情

结的退伍老兵，每次看到军旅题材影视剧，都热血

沸腾，仿佛让我回到那段军旅生涯。情怀是很重要

的，很多创作者认为情怀两个字大而无当，看不到

摸不着。还有一些编剧认为，情怀是空的，讲好故

事就行了。其实不是，情怀是一种精神，一部戏没

有情怀，会松垮下来。剧中主人公没有情怀，那就

是紧张机械的故事堆砌。而创作者心中没有情怀，

作品也会是苍白的。当初写完《麻雀》小说的时候，

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替陈深在小说中活了一把，

而且我的心中有了一种庄重感，甚至为逝去的英雄

在心底里默哀。而在小说改为剧本的过程中，最重

要的是加强了情感纠葛，以及设计各种扣和解开各

种扣。其实我们这个时代，一直都是在寻找英雄，

需要着英雄。

“谍战”作为一种题材类型，会一直存在并永

无止境。谍战剧不光展现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也

要传达一种“唯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的崇高感，

这种向上的，催人奋进并且感召着人的血火青春与

瑰丽人生中，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亟须补充的精神

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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